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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火电三峡到山水绿城
高振中

当我在电脑上撰写文章，并通过互
联网上传，依靠的是须臾不离的电。 20
多年前，我国电力供应主要依靠煤炭发
电，为生产生活提供支撑保障。

我的家乡安徽淮南是国家确定的
“全国六大煤电基地之一”。 为保障能源
安全，国家曾提出建设一批规模堪比三
峡工程的煤电基地 ， 被称为 “火电三
峡”。 火电是我国能源系统的“压舱石”
和 “稳定器”， 长期以来提供了全国约
50%以上的发电量， 保障了电网的稳定
运行。 淮南是最早提出并建成的国家级
大型煤电基地之一，堪称“火电三峡”的
重要代表。

淮南的煤炭开采，可追溯至明代万
历年间。 清末民初，民间资本开始进行
规模开采，为华东地区的工业发展提供
了能源保障。 1936 年，当时南北往来的
交通工具多以马车、牛车为主 ，而淮南
已开通运行哐当作响的货运火车，往返
于沪苏浙之间。

1939 年， 日军为掠夺淮南煤炭资
源修建了“淮南发电所 ”。 这是在煤炭
产地附近建设坑口电厂的早期雏形 ，
也是安徽境内最早的大型火电厂之
一，在当时与上海杨树浦电厂 、南京下
关 电 厂 并 称 为 华 东 地 区 三 大 电 厂 。
1956 年 ，我国自主设计 、制造 、安装的
第一台 6000 千瓦汽轮发电机组在淮南
投产， 标志着新中国电力装备制造的
重要进展， 也从战略和地理上奠定了
淮南作为安徽火电发展重要基地的地
位。 此后，淮南迈入了现代化火力发电
的新阶段。 作为华东电网的骨干电源
点， 它为长三角地区的经济发展提供
了稳定的电力支撑 ， 堪称区域经济的
“动力心脏”。 1983 年，我和电大同学乘
供电局客车到南京参观学习 ， 南京供
电局的同志对我们的热情接待中 ，也

流露出对淮南电力贡献的尊重。
“火电”也有其两面性。 电厂的排灰

口随温水排出杏仁状的“炭瑚子”（当地
方言，指煤渣），童年时我们常捡回家用
于烧饭取暖，这是物资匮乏年代人们的
“最爱”。 电厂高耸的烟囱喷涌着滚滚浓
烟，随风飘散如细雨般的黑灰 ，下风处
的居民常匆忙收起晾晒的衣物，这是百
姓的“最烦”。 外地人初到淮南，往往走
一趟便满鞋黑灰，留下深刻印象。 就连
麻雀也沾染煤灰 ， 扑扇翅膀时散落黑
尘。 加之当年家家户户炊烟袅袅，共同
构成了半个多世纪前淮南特有的城乡
景象。

电厂的支撑是煤矿。 上世纪五十年
代苏联援建的 156 个项目中，华东地区
唯一的煤炭类项目是淮南望峰岗选煤
厂。 厂区矗立着六七个大烟囱，成为那
个时代“烟囱如林”工业景象的典型，也
曾是文艺作品赞颂工业化的象征。 老师
带我们春游时， 常指着那排高耸入云、
冒着浓烟的烟囱， 鼓励我们学好文化，
将来投身国家工业化建设。

煤矿同样具有双重属性。 它既是火
力发电的保障，也是工业的“粮食”。 淮
南运煤专列以密集班次行驶在铁路上，
曾为长三角地区贡献了相当比例的煤
炭资源。 淮南市境内铁路线路较长、车
站较多， 反映了其作为煤电城市的特
点。

上世纪 80 年代， 有中央领导同志
到淮南视察，见到几座堆积如山的矸石
山，询问是何物。 市领导汇报：“淮南把
清洁的电力输送给大城市，自己却留下
煤矸石堆积成山。 ”并进而反映：“还有
采煤塌陷区、烟尘污染 、废渣堆积等问
题，如果不治理好，无法向人民交代。 ”

淮南是国家首批确定的亿吨级煤
炭基地之一。 因煤炭开采形成的采煤塌

陷区面积曾达数百平方公里，成为这座
资源型城市的一道“伤疤”，也一度因土
地损毁引发社会矛盾。 以煤电为主的产
业结构面临可持续发展挑战，必须回答
新时代的转型之问：如何让传统能源城
市在生态文明建设中焕发新生，为中国
能源绿色转型探索路径。

治理首先从煤矸石起步。 改革开放
后的大建设使煤矸石成为建材辅料，几
座矸石山逐渐被消纳利用，从淮南地平
线上消失。

现在的孩子已无法体验我们童年
时去电厂排灰场捡煤渣的经历。 先进燃
烧技术使煤炭得以充分燃烧，几乎不留
残渣。 炉灰也成为宝贵资源，曾作为建
材用于重大工程建设， 一时供不应求。
如今炉灰广泛应用于筑路填坑，无需再
征用农田作为灰场。 电厂的烟囱更加高
耸，排放的烟气经深度处理后呈淡淡白
色，不再有黑灰飘落。 冷却塔上蒸汽袅
袅，与洁净的天空相映成趣 ，诉说着生
态改善的故事。

孙女是学校生态文明小卫士，周末
常让我带她到城乡参观 。 从后视镜看
去， 煤电产业已成为城市发展的底色，
而生态文明为之增添了多彩画卷。

走进曾经的采煤塌陷区，眼前不再
是荒凉景象，而是生机盎然。 潘集区泥
河镇后湖生态园，将万亩连片塌陷区打
造成集莲藕种植、水产养殖 、观光旅游
于一体的生态基地。 凤台县凤凰湖（原
顾桥矿塌陷区） 通过大面积种植莲藕、
发展深水养鱼，成为重要水产基地。 “漂
浮水稻”等创新试验也在开展 ，利用浮
床技术试种水稻。 这些举措既修复了生
态，又带动了农民增收 ，实现了社会效
益和经济效益双赢。

火电也有了新伙伴。 在淮南潘集、
凤台等地，利用采煤沉陷区形成的连续

水域， 建成了大规模漂浮式光伏电站
群，实现“板上发电、板下养鱼”的“渔光
互补”模式。 将昔日的生态“伤疤”变为
绿色能源“基地”，为这座煤电城市注入
了清洁动能，契合国家生态文明建设战
略。

被称为 “老鳖塘 ”的万亩采煤沉陷
区，经过生态修复，如今已成为美丽的
“城市绿肺 ”， 并被命名为 “春申湖公
园”。 这里四季游人如织，天蓝水清、群
鸟翩跹，人们或游湖、或漫步、或歌舞 ，
尽享生态之美。 就连抗日战争时期因采
煤形成的九龙岗、大通等塌陷区 ，也通
过修复成为市民休闲游园。 节假日里风
筝飞舞、儿童嬉戏，生态文明带来的幸
福感洋溢在人们笑脸上。

相传上古圣贤舜曾耕于淮南山麓，
因此得名 “舜耕山”， 如今这里山林茂
密、郁郁葱葱，是市民周末休闲的好去
处。 登顶远眺，满目青山绿水，令人心旷
神怡。 偶遇的外地游客见我白发苍苍，
和孙女说着方言，感慨道：“十几年没来
淮南，城市变美了，绿化更好了，空气清
新了，差点认不出来 ，感觉不到是煤电
城市了。 ”

我指着蓝天白云下的淮河告诉他：
“淮河水也变清了， 对水质要求极高的
银鱼，消失多年后重新出现。 我年逾古
稀，生态文明建设让我感到生机盎然。 ”
我接着说：“淮南是国家首批资源综合
利用示范基地，正将‘煤电’带来的环境
压力转化为绿色发展的新名片。 这不仅
是淮南的转型成果，也为全球资源型城
市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借鉴。 ”

孙女一路听我讲述淮南变迁，若有
所思。 她笑着对我和游客说：“我们淮南
是全国绿化模范城市、 国家园林城市，
同学们都说淮南越来越美了———它既
是‘火电三峡’，更是山水绿城。 ”

淮 南 的 雪
程晋仓

终于下雪了。 悄无声息，突然降临
的那种。 雪花，如同虚廓之间的精灵，翩
翩飞舞，纷纷扬扬顺天宇而下，满载优
雅和高洁韵致飘降至人间。

这是自入冬以来下的第一场雪，更
是在入冬数九寒天中的二九第二天，为
迎 2026 年元旦，飘落而下的雪，一场大
雪。 前后雾了好几天， 终于在 12 月 31
日傍晚，从空中零星飘下；入夜时分，似
有来势更猛的飘洒，好像勤奋的清洁工
人，势要把一个时期以来环境里飞扬的
尘污涤荡干净，将整个天地洁净出一副
崭新面貌，方才真真切切知晓白雪降临
淮南，造访这片久久未有雨雪滋润的干
渴枯燥的江淮大地。 雪一直下，一丁点
儿也不喘息，不偷懒不躲滑，飘临在夜
幕中。 朋友圈里到处闪动着晒雪景的画
面， 虽然外边是零下四度低温的寒冷。
夜半里因惦记着雪，醒来睁眼瞥见窗外
皆为晶莹洁白笼罩， 心里涌起澎湃浪
潮，想着此时八公山间、舜耕山上、上窑
山麓、淮水之畔、淝水之滨、寿春古城以
及广袤的淮南大地，万般宁静，万籁俱
寂， 唯雪花瑟瑟作响在窗外、 郊野、山
谷、河川，闪耀着初涉人世的那种欣喜
惊奇， 迸发着生命诞生的愉悦光芒，快
乐轻舞飞扬在黑黢黢的天地间，这该是
何样的一番景致， 何样的一种场面啊？
不禁关心研究起这雪来了。

记忆的闸门打开， 记得 2025 年就
是没有一场像样的雪，年初时一阵碎碎
小小的雪粒伴着雨水凌空轻砸地面，转
瞬即化之后， 就再见不到雪的踪迹，成
为城市里市民们全年的遗憾。 如今，这
场久违难得的淮南之雪， 玲珑如玉，晶
莹剔透，洁白冰清，恰似少女般凝脂润
滑的肌肤， 靓丽明洁中透着一种冷艳，

真真是那种冷峻酷派的本真之美，让人
啧啧感叹。 雪，正因如此，自古以来，不
乏文人骚客为之赋诗填词， 大加颂赞。
这中间莫过于诗仙李白的诗句：“燕山
雪花大如席”。 其实这是诗人夸张，宛如
其诗句“白发三千丈”之类。 循此索性查
阅科普资料，据说，单个雪花的大小通
常在 0.05—4.6 毫米之间。 雪花很轻，单
个重量只有 0.2—0.5 克。 直径一般不超
过 2 毫米。 不要说“大如席”的雪花科学
史上无记录，就是“鹅毛大雪”，也是不
容易遇到的。

事实上， 我们能够见到的单个雪
花，直径一般在 0.5～3.0 毫米之间。 这样
微小的雪花只有在极精确的分析天平
上才能称出其重量， 大约 3000～10000
个雪花加在一起才有 1 克重。 有科学家
粗略统计，1 立方米的雪里面约有 60～
80 亿颗雪花，比地球上的总人口数还要
多。 所谓鹅毛大雪，其实并非一颗雪花，
而是由许多雪花粘连在一起而形成。 单
个雪花晶体， 直径最大也不会超过 10
毫米，至多像人的指甲那样大小，称不
上鹅毛大雪。 温度相对较高的情况下，
雪花晶体很容易互相联结起来，这种现
象称为雪花的并合。 尤其当气温接近
0℃，空气较潮湿的时候，雪花并合能力
特别大，往往成百上千朵雪花并合成一
片鹅毛大雪。 因此，严格来说，鹅毛大雪
并不能称为雪花，它仅仅是许多雪花的

聚合体而已。 当然，从人们浪漫与好奇
的角度来说，雪还是大一点的好。

是啊，纷纷扬扬的雪，如芦花，似鸭
绒，若棉絮，又像翩翩飞蝶，急急匆匆中
嬉戏着，悠闲悠哉中逡巡着，忙忙碌碌中
哄闹着。 自然轻盈、端庄从容、婀娜曼妙
的飘落仪态，不是简单降落聚会于大地，
而是给这单调的平凡世界增添更多的是
情趣，是兴奋，是欣喜，更是浪漫的诗境。
譬如人们的祈愿与企盼， 雪落乃是一种
吉祥， 是九天仙女洒向人间的祝贺与福
音。它潇潇洒洒地慢落，慢落出高贵与典
雅，如絮如飞地飘落出诗人“千树万树梨
花开”的淡泊胸怀和旷达的心境。稍纵思
绪的缰绳，放眼环顾天宇间，虽是屋窗外
皆为冰天雪地， 却于屋窗内融融暖意满
溢。这时节若又有三五文朋诗友，邀聚一
起，闲逸情致，唱和“晚来天欲雪，能饮一
杯无？”以及“一片一片又一片，三片四片
五六片，七片八片九十片，飞入芦花都不
见”的诗句，不就像雪花飘游浮悬在清冽
爽洁的空中之妙高境地，心绪漾漾回荡
到遥远的九天么。

常常，大多数人企盼之中的淮南之
雪，不仅要下得大，且还应下得多，下得
干脆，不拖泥带水、不是“犹抱琵琶半遮
面”般初来又止，让人不得开心颜，最好
有那种铺天盖地般磅礴气势， 给人以特
别震撼力量的那种。 它要来就是漫天飞
舞、轰轰烈烈地来，一种从从容容、洋洋

洒洒的气度，寥廓宇宙，顷刻间，粉妆玉
砌，白花花一片。 这正是雪的可爱之处。
它不循门庭，不计地势，不嫌贫瘠，广被
大地，覆盖一切，送给纷杂喧嚣的尘世一
派清新、一脉宁静、一片爽洁。 如今面对
随风入夜、不速而来的淮南之雪，不由得
耳际漾荡起毛泽东那激越高亢 “山舞银
蛇，原驰蜡象，望长城内外，惟余莽莽，大
河上下，顿失滔滔……”的词句，真是激
人奋进，给人回肠荡气、淋漓尽致之感。

其实，这场淮南的雪 ，不单孕育着
风光秀丽与山川壮美，也暗含着某种肃
杀冷峻之气。 雪在飘然里落下，也在悄
然编织另外一番意韵，编织“残雪断桥”
境地般的冷艳，编织“雪崩悬崖”样的猝
然，编织苍茫天地间“独钓寒江雪”的蓑
笠翁般的孤寥，编织“云横秦岭家何在，
雪拥蓝关马不前”诗句里韩愈似的愁绪
和无奈。

呵，淮南的雪，是云天精魂，作圣洁
特使，从云国里纷至沓来，著出若长条
棒槌般冰魄银针 ， 著出六角形碎玉琼
花，如振翅翩翩之粉蝶，举止优雅，漫天
飘扬；袅袅娜娜，若天鹅之靓羽；素素白
白，似伊人笑靥轻落的粉黛，伴着寒气
凛冽而来，冰冷夜时，降临世间，让淮南
这个一冬无甚雨水的季节变得饱涨、丰
腴，溢满了甘霖、湿润、秀色和暖意，给
2026 年元旦一个大大的惊喜，也赋予新
的年份一个美好愿景和憧憬。

淮南的雪， 欲把一切的污秽藏匿，
欲将一切笼罩在城乡上空的霾障、肮脏
与丑陋，隐没、清除与消迹，还原俗世一
个干干净净、清清爽爽的生活空间。

天亮白了，雪还在下，悠闲、大度 、
从容、淡定。

哦，这淮南的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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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在山乡梯田
孙登科

依附着连绵的山峦
层层叠叠蜿蜒地铺展
梯田，穿越山崖
隐匿于云雾弥漫之间
气势磅礴，绮丽壮观
底蕴厚重的质感
呈现出一幅幅生动画面

石头垒砌的房舍，依山而建
鳞次栉比，古色古香
各式灯箱广告色彩斑斓
店铺罗列，活泛了山乡旅游
热闹非凡

这是山民勤劳致富的结晶

凭着执念
终年忙忙碌碌登攀
在梯田上创收高产
与绿水青山辉映成趣
璀璨耀眼的山乡充满生机
山里人，品味悠悠岁月的香甜

啊，这是高天的雨露和阳光
振兴了古老的山乡
让山里的人们真切地感受到温暖
和自然生态的巨变
爷爷奶奶们为此感叹
梯田所展示的美景
就是幸福生活手中的饭碗……

酒浓岁月浅
李振秀

据说， 一年 365 天在八十岁以上
老人那里 ，时长只有 4 天 。 这是不是
真实感受，有待我今后验证。

从去年开始 ， 我开始写闲篇 ，至
今已逾 12 万字 。 闲篇首要目的是锻
炼文笔 ，祛魅 ，打掉花里胡哨的形容
词，多用名词动词，尽量浅白 ，力求准
确。 虽未至心仪境界，但一直在努力。
回首来时路 ，为文多年 ，仍有许多不
足，尚在文学殿堂外徘徊。 有此认识，
对骄傲的我来说是一种进步。

每日闲篇开篇记录当日日出日
落时间 ，几点太阳出山 ，几点太阳下
山 ，只要条件允许 ，我都会记下太阳
在天空出没的时间。 从南回归线到北
回归线 ， 古老又年轻的太阳从不爽
约，循着既定的轨道，朝朝暮暮 ，南来
北往。 世间因黄赤交角的存在 ，寒来
暑往，春荣冬枯。 人间是“朝如青丝暮
成雪”的不停更迭。 一个时代过去，一
个时代又开启。 日光之下，确无新事。

人过中年 ， 多做形而上的思考 ，
可提升人的精神层级 。 不是说 ，人类
一思考，上帝就发笑吗？ 人到世上，难
道就是吃吃喝喝 ，任凭七情六欲一番
折腾，然后死如灯灭，消亡不见？ 孔子
说：“未知生，焉知死？ ”宝贵的人生若
只为吃吃喝喝 ，玩玩乐乐 ，如此人生
和畜类何异 ？ 人受造奇妙可畏 ，活着
尊贵，死亦隽永。 不是说，人的灵魂有
21 克？ 肉体和蔽体的衣服会破烂、会
腐朽 、会消失 ，为这 21 克 ，今生所遇
皆是试炼，是为炼人如金 。 今年读了
几本哲学书 ，对生死有所感悟 ，也算
收获。

海子在 《黑夜的献诗 》里说 ：“天
空一无所有，为何给我安慰？ ”天空浩
渺无垠 ，无边无际 ，由太阳系 、银河
系 、河外星系等组成 ，无人可知其边

界。 天空若是安慰的源头 ，那么人能
仰望，就是幸福 。 这也是我热爱天文
地理的缘由 ，记录日出日落 ，记录小
小的我，在天空下，蹒跚学步 ，慢慢变
老，耄耋而终，如既往时代的人们 ，在
自己的时代，认真且尊贵地生活。

说到生活 ，离不开柴米油盐酱醋
茶，三餐四季，热气腾腾 ，日子平凡且
平安。 春韭夏果秋香冬腊 ，一样没错
过，一样没辜负。 一身丰腴即为佐证。

读书和写作 ， 总有一个在路上 。
今年读书有针对性 ， 以小说为主 ，以
哲学和散文诗歌为辅。 一年读书若干
本，虽开卷有益，收获却甚微。 每一本
书 ，皆是不同的人生 ，其间既有万马
齐喑的沉郁 ， 也有柳暗花明的欣喜 ，
情绪经过一番揉搓 ，抗击打能力也有
提升。 看身边人事，起起落落，心生怜
悯，祝福他们都有美好人生。

写得多，发了几篇。 发得少，皆因
写得不好。出版散文集一部，把散落在
四处的文字归集到一起， 如收集水滴
入小碗，做一个总结。 自然，对一个女
性来说，最大的作品是孩子。孩子求学
23 年，也算顺遂，但也不易。 做实验，
查文献，写论文，发论文 ，每一步都要
克服困难，迎难而上。 2025 年 12 月，
孩子顺利毕业，我们大得安慰。孩子严
谨治学的态度，是我学习的榜样。

岁末 ， 打开疫情期间存的黄酒 ，
三年窖藏 ，居然浓郁醇厚 ，糖分与口
感恰恰好。 江浙一带流行黄酒 ，以女
儿红为代表 。 女孩出生的当天 ，窖藏
一坛女儿红，等她成年，再开启。 黄酒
埋于地底 ，经过十几年的光阴 ，水分
挥发，糖分凝练，恰如姑娘渐渐长成 ，
拥有属于自己的甜，迎来花季。

且以今夕为酒醅 ，酿一盏流年素
酒，去敌他晚来风急。

雪 落 元 旦
徐满元

说也奇怪，当我刚刚不无遗憾地写
就一篇名叫《无雪的冬天》的小文时，抬
头望向 2025 年最后一个夜晚的窗外，
却惊喜地发现，姗姗来迟的雪花，正迈
着纤纤细步，淑女般来到了作为南北地
理分界线秦岭—淮河一线中，淮河穿城
而过的城市淮南的冬天，且恰好降落在
元旦。 让我不得不怀疑，这巧合也许就
是“看似随手拈来，实则精心安排”。

尽管这场雪并不大，至多只能算得
雪中少年，但她却在 2025 与 2026 两个
年份间的界河上，架起了一座浮桥。 屏
息静听， 我仿佛听到了时光由 2025 年
的此岸， 蹑手蹑脚走向 2026 年的彼岸
的声音。 可那足音在我此刻的耳朵里，
简直就是一首精美绝伦的轻音乐，其带
给我的轻松和愉悦，不知不觉已成为我
由 2025 飞向 2026 的双翅。 而心中未说
出口的那些默默祝福，都成了翅膀上纯
洁的羽毛。 那一枚枚大小不一的雪花，
也仿佛成了我正在观看的中央广播电
视总台“起航”2026 跨年晚会的或轻或
重的画外音。

尽管带着一份迎接新年的感慨和
兴奋，但因有雪烘托着梦境，我还是在
甜美的梦乡里酣睡了一整宿。直到早上
起床，拉开窗帘，只见树冠、屋顶、车顶
上均有厚薄不一的积雪，可有车辆和行
人走动的地面，仅湿漉漉而已，却无半
点雪影。只是空中仍在余兴未尽似的飘
着像贫瘠的山坡上荒草一样稀疏的雪
花，而且是落地即化的那种。 她们好像
是昨晚雪花中的走散者，抑或是前赴后
继的第一朵雪花的追随者，自然也是随
着先前的那些雪花悄然而去。身为匆匆
过客的她们，自遥远的天国而来，似乎
看一眼大地就心满意足了，且愿意终生
皈依。 于是情不自禁想起了拙诗《第一
朵雪花》：“第一朵雪花/是冬日天空嘴
角/哼出的一首快乐的歌/所有云朵都

张开耳朵/陶醉到有些忘我//第一朵雪
花/仿佛一只锣槌/温和地敲响/大地的
铜锣/发出的声音便是/冬天特有的味
道//第一朵雪花/犹如一首绝佳小令/
被寒风抬高嗓音吟诵/山川田野都起伏
成/曲牌里的平平仄仄//第一朵雪花/
是冬天打出的一个哈欠/具有极强的感
染力/万物于是纷纷/盖上厚厚的雪被/
静静进入甜美的梦乡”。

细想起来，这场不大不小的雪，是
多么善解人意———一方面，小寒、大寒
将接踵而至， 要是自己再不登上季节
的舞台，真有些过意不去，对季节和盼
雪的人们，都不好交代，可要是下得太
大， 又会不利于人们出行， 甚至将樟
树 、桂花树 、白玉兰等树木枝条压断 ，
于是干脆来个中庸，不大不小刚刚好，
既迎合了人们 “瑞雪兆丰年 ”的心理 ，
又烘托了新年气氛；另一方面，又和照
常出勤的冬阳事先商量好了似的 ，让
仅有的积雪很快以水的形式滋润干渴
的土地和农作物， 也教训一下那猖獗
一时的灰尘， 让它们收敛起乖张的行
为，适可而止。

这样想时，那化雪的滴答声，都仿
佛成了母亲般的善意的叮咛， 不但没
有唠叨的嫌疑，反而感到亲切无比。 那
把干燥撵远的湿气， 氤氲在温和的冬
日阳光中， 顿时将昔日郁积胸中的烦
躁思绪， 释放成了喜形于色的好心情。
就连声声鸟鸣也像洗过后晾晒于阳光
下的丝绸般润滑。而当那冬阳从尚存的
积雪上“踩”过，金黄与雪白相映成趣不
说，单是那“此时无声胜有声”的足音，
便仿佛冬阳的纤指，在大地雪白的琴键
上， 弹奏出的悦耳动听的新年交响曲，
叫人与万物皆沉醉其中。

雪落元旦，那雪便是拉开的新年的
序幕，而呈现在眼帘里的，正是让人赏
心悦目的新年新气象。

□随 笔


